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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物
一
件
五
十
，
兩
件
八
十
之
類
超
市
﹁
優
惠
﹂

推
銷
手
法
，
最
初
只
見
於
歐
洲
國
家
，
香
港
遲
了

很
多
年
才
學
步
，
可
是
不
學
則
已
，
一
學
驚
人
，

這
一
招
煞
食
，
隨
即
出
現
買
三
打
折
扣
；
三
包
一

百
五
十
毫
克
糖
果
餅
乾
還
可
以
，
五
百
毫
克
豉
油

洗
潔
精
之
類
，
可
就
等
同
要
消
費
者
幫
忙
入
倉
，
簡
直

開
大
了
玩
笑
；
尤
其
是
兩
包
八
公
斤
白
米
打
折
，
一
個

月
頭
煮
不
到
三
餐
飯
的
主
婦
，
固
之
然
失
笑
；
就
算
天

天
無
米
不
歡
，
每
餐
吃
兩
大
碗
白
飯
，
平
日
慳
得
一
蚊

得
一
蚊
的
獨
身
公
公
婆
婆
，
一
心
省
錢
望
米
興
嘆
之

餘
，
也
不
免
為
之
苦
笑
。

其
他
吃
的
用
的
，
這
樣
買
兩
件
，
那
樣
買
三
件
，
買

得
一
，
買
不
了
二
。
這
種
推
銷
方
法
，
是
否
真
的
有
助

顧
客
慳
錢
，
不
得
而
知
，
但
有
助
超
市
清
貨
就
是
事

實
。
香
港
環
境
不
同
外
國
，
外
國
人
進
超
市
，
必
然
自

己
開
車
有
備
而
來
，
一
口
氣
買
齊
幾
日
存
糧
，
十
包
八

包
搬
上
私
家
車
，
輕
輕
鬆
鬆
，
完
全
不
成
問
題
；
香
港

人
開
車
來
超
市
，
或
者
偶
然
見
於
半
山
區
；
半
山
下
幾

百
家
超
級
市
場
，
近
百
萬
顧
客
還
不
是
兩
手
挽
得
多
少

買
多
少
。

同
時
兩
件
一
百
元
的
東
西
，
在
溫
哥
華
如
有
顧
客
要

求
只
買
一
件
，
超
市
則
必
須
以
五
十
元
賣
出
，
不
會
硬

定
非
買
兩
件
不
可
；
有
些
即
日
推
出
的
特
價
貨
，
上
午
賣
廣
告
，

下
午
缺
貨
，
消
費
者
隨
時
有
權
投
訴
，
店
內
職
員
必
須
承
諾
日
後

有
貨
時
讓
顧
客
以
特
價
補
購
，
不
像
香
港
的
超
市
，
買
不
到
是
你

遲
來
一
步
，
讓
顧
客
白
走
一
次
。

至
於
什
麼
會
員
卡
送
積
分
禮
物
印
花
之
類
，
花
樣
比
外
國
還
要

多
，
無
非
是
羊
毛
出
在
羊
身
上
的
把
戲
；
又
或
是
買
雞
粉
送
汽
水

之
類
；
花
款
之
多
，
顧
客
就
像
與
超
市
鬥
智
，
一
不
留
神
，
買
貴

之
餘
，
還
會
買
錯
。

為
環
保
，
膠
袋
收
費
同
樣
取
經
自
外
國
，
看
似
無
可
厚
非
，
可

是
這
問
題
還
是
跟
駕
車
購
物
有
關
連
，
人
家
有
車
，
買
來
的
東
西

捧
兩
步
路
放
入
車
廂
就
行
，
當
然
毋
需
膠
袋
，
我
們
的
﹁
無
車
階

級
﹂
消
費
者
，
少
個
膠
袋
就
不
方
便
了
。
何
況
環
保
袋
也
不
環

保
，
少
洗
擦
易
帶
菌
，
勤
洗
擦
消
耗
的
清
潔
液
和
清
水
，
同
樣
也

對
地
球
污
染
，
並
不
合
乎
環
保
。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超市遊戲玩不完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最
近
公
司
開
拍
了
兩
套
題
材
獨
特
的
劇
集
，

分
別
是
︽
四
年
B
班
︾
及
︽
惡
毒
老
人
同

盟
︾。
朋
友
感
到
好
奇
，
問
我
公
司
為
何
會
開

拍
老
人
與
小
孩
這
些
題
材
古
怪
的
劇
集
，
我
反

問
朋
友
會
否
有
興
趣
觀
看
？
朋
友
覺
得
這
兩
套

劇
題
材
新
穎
，
也
感
到
有
興
趣
。
這
就
是
我
們
開

拍
不
同
類
型
劇
集
的
目
的
，
可
以
為
觀
眾
提
供
多

元
化
劇
種
的
選
擇
，
有
甚
麼
不
好
？

今
日
香
港
電
視
劇
的
題
材
種
類
，
比
起
外
國
，

甚
至
比
起
三
十
年
前
的
港
劇
都
要
狹
窄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港
台
電
視
部
曾
製
作
過
︽
小
時
候
︾

系
列
的
兒
童
劇
，
就
是
以
小
朋
友
為
主
角
，
如
果

大
家
有
一
定
年
紀
，
應
該
記
得
王
書
麒
和
路
家

敏
，
他
們
就
是
劇
中
的
主
角
。
雖
說
是
兒
童
劇
，

但
並
非
放
在
下
午
時
分
，
而
是
在
晚
上
合
家
歡
時

段
播
放
。
可
惜
這
類
兒
童
劇
只
能
成
為
港
人
的
集

體
回
憶
，
電
視
台
基
於
商
業
考
慮
，
沒
有
再
開
拍

此
類
題
材
，
港
人
的
選
擇
又
少
了
。

香
港
觀
眾
大
多
喜
歡
年
輕
偶
像
，
總
覺
得
只
有

二
三
十
歲
的
演
員
，
才
可
以
當
主
角
，
四
十
歲
好

像
已
是
極
限
。
但
在
外
國
，
即
使
花
甲
年
華
一
樣

可
以
當
主
角
，
德
斯
汀
荷
夫
曼
、
梅
麗
史
翠
普
、

安
東
尼
鶴
健
士
、
羅
拔
迪
尼
路
、
阿
爾
柏
仙
奴
，

個
個
年
過
半
百
，
一
樣
大
有
捧
場
客
。
電
影
︽
金

池
塘
︾、
︽
天
繭
︾
都
是
以
老
人
家
為
題
材
，
英
劇

︽V
icious

極
品
基
老
伴
︾，
故
事
更
以
一
對
年
長
的
同
志
伴
侶
為

題
材
。

近
這
一
兩
年
，
我
自
己
都
偏
好
以
老
人
為
題
材
的
故
事
，
因

為
現
今
社
會
不
單
止
香
港
，
就
是
全
世
界
都
出
現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
老
人
家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
離
婚
或
喪
偶
後
、
黃
昏
之
戀
、

新
一
代
跟
兒
女
子
孫
相
處
之
道
，
全
都
是
有
趣
的
故
事
，
亦
容

易
引
起
觀
眾
共
鳴
。
更
重
要
的
是
主
角
都
是
一
班
老
戲
骨
，
青

春
偶
像
雖
然
好
看
，
但
論
戲
味
始
終
是
薑
越
老
越
辣
，
他
們
有

經
驗
、
有
演
技
，
也
具
有
專
業
精
神
，
開
工
前
必
定
已
熟
讀
劇

本
、
了
解
角
色
，
是
一
眾
年
輕
演
員
的
榜
樣
，
他
們
的
演
出
能

牽
引
觀
眾
的
情
緒
，
觸
動
心
靈
。

曾
幾
何
時
，
港
劇
也
有
較
多
的
選
擇
，
︽
幻
海
奇
情
︾、

︽
大
鬧
廣
昌
隆
︾
、
︽
發
現
灣
︾
、
︽
荳
芽
夢
︾
、
︽
神
女
有

心
︾、
︽
點
解
阿sir

係
隻
鬼
︾，
全
都
是
不
同
類
型
、
不
同
劇
種

的
，
可
是
電
視
台
基
於
商
業
理
由
，
考
慮
到
題
材
是
否
迎
合
大

眾
口
味
、
是
否
能
賺
錢
，
於
是
有
好
多
題
材
都
被
摒
除
。
神
怪

鬼
怪
題
材
因
為
無
法
賣
到
大
馬
及
一
些
東
南
亞
國
家
，
所
以
多

年
沒
有
開
拍
鬼
片
。

政
治
、
宗
教
、
種
族
、
同
性
戀
等
敏
感
題
材
，
更
加
是
香
港

電
視
史
上
從
未
觸
碰
過
的
題
材
，
這
些
題
材
具
爭
議
性
，
但
最

重
要
的
是
容
易
引
來
投
訴
，
電
視
台
向
來
最
怕
收
到
投
訴
，
於

是
一
律
禁
絕
。
香
港
被
封
為
﹁
投
訴
之
都
﹂，
就
是
講
述
非
洲

土
人
生
活
的
紀
錄
片
，
都
有
觀
眾
投
訴
有
裸
露
鏡
頭
。
這
些
無

理
的
投
訴
，
難
道
電
視
台
都
應
該
理
會
，
從
此
不
再
開
拍
？

我
自
己
選
擇
劇
集
題
材
時
，
通
常
只
會
考
慮
題
材
是
否
新

穎
？
故
事
能
帶
出
甚
麼
意
義
？
有
沒
有
正
面
訊
息
？
基
於
這
些

大
前
提
之
下
，
只
要
不
違
反
廣
管
條
例
，
其
他
的
投
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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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望
有
多
類
型
題
材
劇
集
出
現
的
觀
眾
，
只

能
期
盼
政
府
早
日
發
牌
。

多元化劇集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唱
紅
歌
一
度
在
內
地
引
起
爭
議
，
把
唱
歌

作
為
一
個
運
動
來
搞
，
頗
有
點
文
革
的
味

道
。
我
曾
在
本
欄
著
文
，
認
為
紅
歌
應
該
是

抗
戰
歌
曲
、
革
命
歌
曲
，
可
以
動
員
群
眾
、

激
勵
鬥
志
，
是
群
眾
運
動
不
可
或
缺
的
東

西
，
因
而
不
應
否
定
。

但
上
世
紀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
把
紅
歌
庸
俗
化
，

搞
了
許
多
沒
有
藝
術
水
平
的
﹁
語
錄
歌
﹂。
又
把
原

來
的
許
多
抗
戰
歌
曲
、
革
命
歌
曲
的
歌
詞
加
以
修

改
，
加
上
許
多
歌
頌
個
人
崇
拜
的
內
容
。
他
們
連

國
歌
︵
即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都
加
以
修
改
，
其
他

的
許
多
著
名
的
抗
戰
歌
曲
，
也
修
改
得
慘
不
忍

睹
。
要
歌
詞
更
﹁
紅
﹂，
實
際
上
是
破
壞
了
紅
歌
的

藝
術
性
。

例
如
抗
戰
前
夕
聶
耳
作
曲
的
︽
畢
業
歌
︾，
是
電

影
︽
桃
李
劫
︾
的
主
題
曲
，
由
田
漢
作
詞
。
主
題

是
鼓
勵
學
生
在
民
族
危
急
關
頭
，
負
起
拯
救
民
族

存
亡
的
重
任
。
原
詞
是
：
﹁
同
學
們
，
大
家
起

來
，
擔
負
起
天
下
的
興
亡
！
聽
吧
，
滿
耳
是
大
眾

的
嗟
傷
；
看
吧
，
一
年
年
國
土
的
淪
喪
！
我
們
是

要
選
擇
戰
還
是
降
？
我
們
要
做
主
人
去
拚
死
在
疆

場
，
我
們
不
願
做
奴
隸
而
青
雲
直
上
！
我
們
今
天

是
桃
李
芬
芳
，
明
天
是
社
會
的
棟
樑
；
我
們
今
天

是
弦
歌
在
一
堂
，
明
天
要
掀
起
民
族
自
救
的
巨

浪
！
巨
浪
，
巨
浪
，
不
斷
地
增
漲
！
同
學
們
，
同

學
們
，
快
拿
出
力
量
，
擔
負
起
天
下
的
興
亡
！
﹂

田
漢
與
聶
耳
在
當
年
是
非
常
有
默
契
的
詞
曲
合

作
者
。
所
以
這
是
一
首
抗
戰
前
夕
非
常
流
行
的

歌
。
我
那
時
候
才
是
小
學
生
，
也
學
會
唱
這
首
歌

曲
。文

革
時
，
這
首
歌
被
﹁
集
體
重
新
填
詞
﹂。
原
因

大
概
是
因
為
田
漢
在
文
革
初
起
時
已
被
打
倒
。
因

為
他
知
道
江
青
早
年
在
上
海
灘
的
底
細
。
於
是
田

漢
作
詞
的
歌
都
不
能
唱
，
但
重
新
填
詞
又
不
倫
不

類
，
把
﹁
我
們
是
要
選
擇
戰
還
是
降
？
﹂
改
為

﹁
我
們
跟
㠥
共
產
黨
，
拿
起
槍
！
﹂
根
本
和
曲
調
不

合
拍
，
唱
起
來
十
分
彆
扭
。
當
年
選
擇
﹁
戰
﹂
還

是
﹁
降
﹂，
是
有
針
對
性
的
，
是
針
對
蔣
介
石
政
權

對
抗
日
的
動
搖
不
定
的
。
歌
曲
是
有
時
代
背
景

的
，
胡
亂
修
改
的
作
品
腿
不
長
。

歌詞不能改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在
格
拉
納
達
暢
快
愜
意
地
度
過
三
天

兩
夜
，
告
別
邱
總
夫
婦
，
隻
身
向
安
達

魯
西
亞
兩
個
表
列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的
古

城
進
發
。

在
西
班
牙
南
部
坐
落
㠥
兩
個
小
城

—

烏
韋
達
︵U

beda

︶
和
拜
薩
︵B

aeza

︶，

兩
個
小
城
歷
史
可
追
溯
到
公
元
九
世
紀
摩
爾

人
統
治
時
期
，
以
及
公
元
十
三
世
紀
的
收
復

領
土
時
期
。
到
了
公
元
十
六
世
紀
，
隨
㠥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的
發
展
，
新
人
文
主
義
思
想
從

意
大
利
被
介
紹
到
西
班
牙
，
使
這
兩
個
小
城

得
到
了
重
大
發
展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建
築

藝
術
在
這
兩
個
古
城
處
處
可
見
。

烏
韋
達
距
離
拜
薩
只
有
九
公
里
，
小
城
的

許
多
建
築
都
建
於
十
六
世
紀
，
由
當
時
西
班

牙
建
築
大
師
安
德
魯
設
計
。
小
城
最
美
的
建

築
大
多
在
莫
利
納
廣
場
邊
，
其
中
的
薩
爾
瓦

多
小
教
堂
的
設
計
奪
人
眼
目
，
正
面
大
門
牆

上
的
雕
刻
異
常
精
美
，
而
且
動
感
十
足
。
在

小
教
堂
旁
邊
是
一
座
漂
亮
的
貴
族
皇
宮
，
現

在
改
裝
成
國
營
的
高
級
旅
館
，
內
裡
的
建
築
格
局
和
裝

飾
設
置
，
真
個
是
輝
煌
十
足
，
據
說
是
安
德
魯
設
計
的

最
好
的
宮
殿
。
在
貴
族
皇
宮
旁
的
意
大
利
風
格
建
築
是

莫
利
納
宮
，
也
是
現
在
的
市
政
廳
。
小
鎮
的
遊
客
不

多
，
其
實
整
個
古
城
人
口
也
不
多
，
只
有
三
萬
多
人
，

但
這
正
是
它
最
吸
引
的
地
方
。

拜
薩
古
城
人
口
更
少
，
只
有
約
一
萬
六
千
人
，
同
樣

擁
有
許
多
十
六
世
紀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建
築
物
，
走
在

幽
靜
的
小
巷
裡
，
感
覺
似
是
回
到
了
中
世
紀
。
拜
薩
大

教
堂
也
是
由
安
德
魯
設
計
，
在
裡
面
還
有
一
個
依
據
真

人
大
小
塑
造
的
︽
最
後
的
晚
餐
︾
蠟
像
群
；
教
堂
外
則

有
一
個
美
麗
的
聖
瑪
利
亞
噴
泉
，
造
型
是
一
個
凱
旋

門
，
很
有
特
色
。

雙
古
城
遊
令
人
有
另
類
的
旅
遊
體
驗
，
與
熙
來
攘

往
、
遊
人
如
鯽
的
旅
遊
熱
點
相
比
，
寧
謐
舒
暢
的
古
城

小
巷
蹓
躂
，
讓
人
留
下
更
深
刻
的
回
憶
。

雙古城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一
個
人
的
生
活
習
慣
，
忽
然

要
改
變
，
難
度
有
多
大
？

我
居
住
的
大
廈
，
有
兩
部
電

梯
，
各
自
到
單
雙
數
不
同
樓

層
。
在
傾
盆
大
雨
的
五
月
份
，

有
住
戶
裝
修
時
忘
記
把
拆
卸
後
的
頂

部
安
裝
防
漏
膠
布
，
結
果
因
為
漏
水

而
漏
到
其
中
一
部
電
梯
底
部
，
把
零

件
浸
壞
了
，
因
為
會
漏
電
而
不
得
不

停
用
。
住
在
這
部
單
數
樓
層
的
人
，

每
天
要
走
一
層
樓
梯
到
樓
上
或
樓
下

去
乘
搭
電
梯
出
入
。
因
為
等
待
原
裝

零
件
，
一
等
就
兩
個
月
。
習
慣
了
出

門
先
走
樓
梯
後
，
電
梯
修
好
之
後
，

我
們
家
人
都
有
幾
天
忘
記
電
梯
已
修

復
，
依
舊
走
樓
梯
。
幾
天
後
才
能
把

這
兩
個
月
養
成
的
習
慣
免
除
。

兩
個
月
的
習
慣
要
幾
天
才
能
免

除
，
更
長
期
的
習
慣
可
見
要
戒
除
，

花
的
時
間
更
長
，
要
時
刻
記
㠥
，
才

能
養
成
新
的
習
慣
。

最
近
看
到
﹁
中
電
﹂
舉
辦
﹁
齊
齊

慳
出
個
未
來
﹂
活
動
，
目
的
是
希
望

帶
動
民
眾
養
成
慳
電
的
習
慣
，
做
到

節
約
能
源
的
減
碳
效
果
。
中
電
更
推
出
﹁
節
能

回
扣
﹂
計
劃
，
用
戶
用
電
量
低
至
一
定
度
數

時
，
可
以
享
有
電
費
回
扣
。

我
想
起
了
朋
友
曾
教
我
如
何
讓
電
腦
節
能
，

就
是
不
用
時
關
機
後
連
插
頭
也
拔
除
，
我
要
兒

子
照
做
，
他
起
先
嫌
麻
煩
，
說
不
是
已
經
關
掉

了
嗎
？
為
何
還
要
把
插
頭
拔
除
？
在
我
日
日
強

迫
性
的
鼓
勵
下
，
經
過
一
個
多
星
期
改
變
習

慣
，
現
在
就
養
成
了
每
次
都
拔
去
插
頭
了
。
後

來
我
才
知
道
，
不
單
是
電
腦
，
家
裡
每
樣
電
器

用
品
，
不
使
用
時
都
應
該
把
插
頭
拔
除
。
也
許

省
下
的
電
力
不
算
怎
麼
一
回
事
，
但
如
果
全
港

每
個
家
庭
都
這
樣
做
，
就
產
生
匯
水
成
流
的
效

果
了
。

人
人
都
從
自
身
做
起
，
把
過
去
不
拔
插
頭
的

習
慣
戒
除
，
多
買
把
電
風
扇
，
打
開
冷
氣
機
後

也
打
開
電
風
扇
，
讓
冷
凍
效
果
更
快
達
到
，
養

成
習
慣
，
就
可
以
為
自
己
慳
錢
慳
電
，
做
好
應

份
的
減
碳
工
作
了
。

改變生活習慣
興　國

隨想
國

一
直
想
去
看
，
但
瑣
事
忙
，
就
拖
了
下

來
。
那
天
跟
上
海
訪
港
的
女
友
結
伴
去
看
了

香
港
藝
術
館
正
舉
行
的
︽
原
道—

—

中
國
當

代
藝
術
的
新
概
念
︾，
在
此
時
污
濁
的
空
氣

中
，
不
無
清
新
感
。
只
惜
，
還
有
四
天
就
要

結
束
了
。

中
國
書
畫
作
品
近
年
成
為
藝
術
品
拍
賣
市
場
一

個
新
亮
點
，
叫
價
屢
創
新
高
，
但
那
多
是
已
故
大

師
級
的
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經
過
數
十
年
的
時
間
檢

驗
，
加
上
大
師
的
名
氣
，
自
有
其
收
藏
價
值
。
不

過
，
人
們
對
中
國
當
代
藝
術
的
發
展
，
尤
其
是
融

合
了
中
國
傳
統
元
素
的
新
藝
術
卻
有
進
一
步
了
解

的
必
要
。

︽
原
道
︾
策
展
人
皮
道
堅
是
廣
州
華
南
師
範
大

學
藝
術
系
教
授
，
他
在
接
受
訪
問
時
說
是
為
了

﹁
重
新
建
構
立
足
於
我
們
傳
統
文
化
的
現
代
性
﹂，

從
參
展
三
十
七
位
藝
術
家
那
想
像
力
豐
富
的
新
藝

術
形
式
中
，
的
確
不
難
感
受
到
傳
統
文
化
的
氣

韻
。我

尤
其
喜
歡
本
港
藝
術
家
靳
埭
強
的
作
品
︽
妙

法
自
然
︾，
他
以
﹁
氣
韻
、
圓
融
、
至
情
、
率

真
、
游
心
和
虛
懷
﹂
為
題
，
製
作
了
一
組
六
幀
的

水
墨
紙
本
直
幅
，
這
是
一
種
結
合
了
書
法
、
國

畫
，
又
融
合
氣
功
、
太
極
等
元
素
的
綜
合
性
作

品
，
懸
掛
一
方
，
遠
觀
盡
顯
氣
度
，
細
瞄
精
緻
靈

巧
。靳

埭
強
有
﹁
香
港
平
面
設
計
教
父
﹂
之
稱
，
已
年
逾
古

稀
，
但
近
年
的
作
品
包
括
上
面
提
及
的
作
品
都
很
有
一
種
道

家
的
修
為
，
傳
遞
了
寬
容
、
忍
耐
、
誠
實
、
深
究
、
謙
虛
，

乃
至
好
玩
、
輕
鬆
的
處
世
信
息
，
予
人
靈
氣
兼
靈
空
之
感
，

久
品
不
膩
。

旅
美
谷
文
達
的
系
列
作
品
也
很
引
人
駐
足
，
並
促
人
深

思
，
他
共
有
十
七
幅
作
品
參
展
，
除
了
多
幅
原
子
筆
紙
本
作

品
將
中
國
園
林
建
築
，
如
廊
橋
、
河
道
、
迴
廊
、
欄
杆
、
陰

陽
園
重
新
解
構
外
，
其
中
大
型
錄
像
作
品
︽
中
園
︾，
借
助
現

代
科
技
，
把
藝
術
家
心
中
的
﹁
伊
甸
園
﹂
立
體
化
呈
現
在
觀

者
面
前
，
很
令
人
嚮
往
。

然
而
，
最
有
趣
的
倒
是
展
覽
入
口
處
那
一
批
表
情
各
異
的

﹁
小
朋
友
﹂—

—

余
洪
斌
的
瓷
器
及
紙
本
作
品
，
這
個
名
為

︽
媽
媽
，
大
灰
狼
來
了
，
鮮
花
呢⋯

⋯

？
︾
的
藝
術
品
以
藝
術

介
入
生
活
的
角
度
，
既
捕
捉
了
小
朋
友
的
好
奇
心
理
，
而
他

們
那
垂
頭
喪
氣
般
的
神
態
也
折
射
出
今
日
青
少
年
成
長
中
一

些
癥
結
所
在
。

傳統新藝術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乘公交去漢口，車經長江大橋時（武漢三鎮盡
收眼底），常會碰到有乘客在車上發出讚嘆：
「啊，漢口長高了，武昌長高了⋯⋯」

這種讚嘆帶㠥欣慰，透出自豪，往往引起一片
共鳴：「是啊是啊，長高了，長高了，都長高了
⋯⋯」
說起來不免感慨，作為中國四大古鎮之一的漢

口鎮，曾幾何時，都是個甚模樣？
不錯，漢口是曾擁有一個令本地人引以為榮的

美稱——「東方芝加哥」（那是上世紀初日本駐武
漢領事小野幸吉贈送的，此人在其著述裡首次將
漢口譽為「東方芝加哥」）。可是，即使在那聲譽
鵲起之日，漢口又如何？還不是窮街連陋巷，遍
地黃包車？
全國解放後雖確有舊貌換新顏之變，馬路寬闊

了，市容改觀了，人的精神面貌更是巨變了，但
我依稀記得，建築方面還真不怎麼樣，「十七年」
留下來的建築物，拈得上筷子的屈指可數，不外
乎「友好商場」、「友好宮」等幾座帶有濃厚「一
邊倒」色彩的「小高層」。而且，那些個「高樓大
廈」非但寥若晨星，甚至在偌大的漢口城區裡也
實在難得鶴立雞群，並非它們不爭氣，而是被
「群小」拖後腿淹沒了。

十年「文革」期間，城市建設基本處於停滯狀
態，沒發展不說，還在東西湖等周邊地區出現了
一片又一片的棚戶區。每次回漢乘車經過那些地
方，看見車窗外不斷有鶉衣百結的「蘆席人家」
閃過時，心中便淒然，杜詩隨之湧上心頭，「安
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畢業分配回到武漢。那

時，所謂「大武漢」給我的印象可謂一言難盡，
城市蓬頭垢面，百姓嗷嗷待哺，社會日夜期盼，
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百廢待興。

可以說新中國的前三十幾年，漢口幾乎就沒長
個頭。記憶中，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或許莫過於
風光一時的晴川飯店了。
1986年，揚子江畔的龜山腳下，一座器宇軒昂

的大樓高調落成，它就是名噪三鎮的晴川飯店。
腳下是滔滔東去、風波浩蕩足行吟的大江，對面
是天下名「媛」黃鶴樓；一個是風流瀟灑，一個
是情深意長，那感覺之好可謂不言而喻。於是
乎，自以為見過世面的武漢人心潮澎湃，奔走相
告，媒體更是一個勁地鼓噪，稱其為武漢「第一
高樓」的有之，譽之為「武漢名片」的有之（彼
時「名片」正時髦），以入住甚至到過沾過傍過為
榮為時尚者更有之。晴川飯店樓高幾許？88.6米。
層級幾何？24層。看看，一個不過如此而已的旅
館飯舖，就把武漢人陶醉得這般神魂顛倒，硬是
找不㠥北了，這「東方芝加哥」到底啥辰光，難
道還不一清二楚嗎？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漢口的摩天大樓如雨

後春筍，「民生銀行大廈」、「世界貿易廣場」、
「平安大廈」、「保利文化廣場」⋯⋯一個個拔地
而起。與此同時，無數平房以及六七十年代，甚
至七八十年代建起的老房子，不論辦公樓還是居
民樓，則一批又一批被拆除。整個漢口，彷彿潑
了大糞的莊稼樣，噌噌噌，一個勁往上躥。
眼看大商埠漢口一天天長高，向以「大學城」

自詡的武昌坐不住了，放下矜持，收起優雅，脫
掉鞋襪，奮起直追，今天這個「花園」，明天那個
「廣場」，比學趕超，建個不停，正所謂忽如一夜
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至於「三弟」漢陽，
也是緊鑼密鼓，亦步亦趨，不甘落後。
城市日新月異，朝夕不同，多少人為之歡欣鼓

舞！然而，似乎誰都沒有意識到，包括地皮、空
間、馬路、交通、電力、給排水、地下管線等等

在內，所有的自然資源和市政設施，沒有哪一樣
不是有限的。城市的發展，一旦超過了容積、荷
載的限度，其後果就不是收取「城市增容費」所
能解決得了的。
快速長高的大武漢就悄然印證了這一點。
在城市飛速長高中，各種淘金者蜂擁而入，人

口急劇膨脹，至2011年底終於突破千萬大關，為
1,002萬，現已超過了1,250萬。如此一個人滿為患
的大都市，「家」大口闊，供求失衡，物價飛
漲，假冒偽劣充斥街頭，諸如地攤小販與城管衝
突之類的社會矛盾尖銳突出，而醫療、住房、教
育資源短缺，市政設施更是早已不堪負重。
機動車已突破100萬輛，儘管有關方面「鑽天打

洞」（修高架橋、挖隧道）不斷地想主意，出高
招，但高峰時段的交通擁堵仍令上班族苦不堪
言，而大量的超標尾氣排放，如同一個巨大的煙
筒，終日朝人體和天空中不停地大灌二氧化碳，
危害市民健康，加劇熱島效應（本文寫作時，今
夏酷熱已致5人中暑身亡），「宜居」也近乎嘲
弄。
城市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明顯力不從心，今夏

遭暴雨襲擊時，城區不少地段嚴重水浸，相繼出
現「馬路行船，小區看海」的都市「奇觀」。　
工業「三廢」使自然環境不斷惡

化，媒體披露武漢市的PM2.5位居全國
中等偏上，筆者親見，即使在晴朗的
夏夜裡再也見不到星光燦爛了。所謂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已經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童話！
舉債發展，負債發展，用別人的錢

發展，用將來的錢發展，曾被「共識」
為聰明之舉。然而，國家審計署今年6
月公佈的36個地區債務情況顯示，有9
個省會城市已資不抵債了。審計署雖
未一一指名，但「老虎財經」卻將有
「債務壓力」的前十位開列了出來，武
漢位居第7。在誠信缺失，腐敗多發，
拜金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人們沒辦

法不懷疑，造成這種「財務困境而非財務危機」
（此說引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發展，有多少是
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又有多少是政績衝動，遷升
焦慮，利益驅使所致？
說到這裡，我們也許需要順便提一句，如今，

隨㠥大都市的快速長高，杜甫所憂慮的「安得廣
廈千萬間」似乎已基本解決，但是，是不是都
「大庇天下寒士」去了則無疑是一個高懸的問號。
至於棚戶區的改造，誰都清楚，依舊是任重道
遠。
高樓林立的大都市被形象化地稱作「水泥叢

林」，曾有幸住進「水泥叢林」的人們，尤其是年
輕人，現在有很多都在謀劃㠥如何「勝利大逃
亡」。有人說連天廣宇令充滿人情味的市井走向消
失，其實，消失的又何止是市井？
一座城市建設一些體現地域特色，展示民俗風

情，彰顯個性風貌，弘揚人文精神，表現時代特
徵的標誌性建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倘若不
顧及城市的承受力，不考慮作為歷史古鎮的文物
價值會不會被破壞，盲目甚至利慾熏心地讓「標
誌性建築」遍地開花，那就無異於一場災難了。
以哲學的觀點看，世上之事，無不過猶不及。

嗚呼，前車之鑒，鑒之前車啊！

武漢「長高了」

■高樓林立的大都市，令充滿人情味的市井走向消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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